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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政局動盪　香港是天堂
翻查《香港年鑑》，一九八零年，

香港五百一十五萬的人口當中，近一半是

內地新移民，當中大部分原籍廣東省。中

大歷史系副教授何佩然解釋：「內地赤化

後，階級鬥爭、糧食短缺、文革批鬥等，

都令不少內地人爭相逃走。他們聽說香港

是天堂，於是紛紛偷渡來港。」

一九五零年代起，雖然港英政府在水

陸邊防安排警察及「啹喀兵」（尼泊爾籍

士兵的俗稱）堵截偷渡客，但始終不及內

地政府的手段強硬。何佩然指，當時香港

經濟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於是港英政府

對偷渡客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

相反，她指：「對內地政府而言，偷渡

是政治不正確的，他們出走是否代表選擇

『走資』(走資本主義路線)？代表內地沒

有糧食？這嚴重影響國內政府的面子，因

此捉到的人會被送去勞改。」

偷渡鬥智又鬥力
當時偷渡客主要以陸路、水路來港：

攀過橫跨深圳、香港兩地的梧桐山或從深

圳東面的大鵬灣或西面的后海灣游水出

發。偷渡客要成功避開軍警耳目，必須智

取力敵。

陳學仁現在是食品公司老闆，他原籍

廣東海豐縣城。一九七六年，由於他家庭

的政治背景，令二十六歲的他多年仍未找

到工作。他自覺「留在鄉間看不到有任何

前景」，於是決心與八名同鄉偷渡來港。

但他首先要由家鄉徒步走到大鵬灣，這絕

非易事。省、鎮之間關卡重重，兩地相隔

約一百八十公里之遠，因此他事前必須做

足準備。

他們知道每日清晨一時至四時是站崗

軍兵最鬆懈的時候，所以從鄉間帶來指南

針和鬧鐘，在曾經出城的同伴帶路下，一

直往深圳走。太陽出來時，他們就躲在隱

閉的山坑之中，吃每人預先準備的五斤麵

粉糰、一塊鹹豬肉和一包鹽，喝山坑流下

來的水，等待清晨再趕路。他現在回想：

「當時我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才到，都是靠

意志熬過。那時我在內地受苦多年，過慣

農村生活，因此體力上才支撐得來。」

用避孕套加強浮力
花了整整十日，他們終於從家鄉走

到大鵬灣，可是，他們還未可以停下來喘

息。由於大鵬灣是偷渡熱點，又是中國海

界，守衛森嚴。那晚下著滂沱大雨，他們

等不及停雨，就穿上事先準備的背心伺機

行動。陳學仁回想：「當時我們將兩個避

孕套疊起來吹氣，打個結，就放在前後縫

上口袋的自製背心裡加強浮力。」他用手

比劃著那吹脹了的避孕套的尺寸，其實只

有雞蛋般大。但由於當時內地資源貧乏，

家鄉藥房因國內宣傳計劃生育，有避孕套

免費任取，他們就善用有限資源，請女同

學拿來一大堆。

就這樣，在海水的推波助瀾下，他們

半游半浮地向著香港前進。雖然他們沒有

地圖，又未曾踏足過香港，但在茫茫大海

之中，他們清楚知道燈火通明的前方就是

香港，一片死寂的後方就是故鄉。

那隻手只餘下一根骨頭
經過十日艱辛的偷渡，同伴間較年

長的陳學仁在大鵬灣一馬當先，游在最前

面。忽然，留後的同伴狂呼「救命！」他

回憶起那驚心動魄的一幕：「當我回頭一

望，駭然看見同伴整個人被拋起。那時他

只是落後我們一百多米，就在不遠的距

離。我又不清楚發生什麼事，就跟其他同

伴游回他身邊。當我想抓起他右手，帶他

離開時，卻發現那右上臂只剩下一根骨

頭，整片肉都被撕去；右下臂就穿了一個

洞。」

他形容：「我的心頓時涼了一截，後

來我估計是鯊魚襲擊。但那時要是知道的

話，我未必會回去救他，當時那同伴神智

上一代的

「那晚，我們乘著大雨『博大霧』過橋，但被站崗的民兵發現，
他向天開了一槍。其中一個同伴嚇得走回頭，而我們就一直向前
跑……」

我們這一代的爸爸媽媽、甚至祖父母，很多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一九四九年內地政權易手後，政局動盪，飢荒處處。內地人視香
港是唯一出路，不顧一切偷渡來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也是這樣走過來
的。

這些血淚交織的偷渡故事，是老一輩人的集體回憶，縱然漸漸被
人遺忘，親身經歷過的每一個他，卻刻骨銘心。

偷渡故事

33

曾有水路而來的偷渡客用足球波膽、舊車軚等可以充氣的東西

自製簡陋竹船，乘著夜深，一行人拿著木槳合力划去香港。

（照片由駱德志提供）

根據退休水警駱德志當時所見，「被抓到的偷渡客，不論男

女，十個有九個也會忍不住嚎哭。」

（照片由駱德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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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清醒，還可以說話，但漆黑之中他看

不清楚剛才發生什麼事，就不停問：『我

怎麼了？』我不忍告知他的傷勢，唯有說

一切還好。」

陳學仁續說：「救人要緊，我們就在

中途的海島登陸。我們在岸上檢查他的傷

勢，發現他手上的血已經流光。那晚雨勢

一直沒有減弱，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為他

灑上些事先攜帶的雲南白藥(止血藥物)，

披上幾件薄雨衣，跟他聊天。」臨近天

亮，他們迫於無奈要放棄受傷同伴，繼續

前進。最後，雖然陳學仁成功抵港，但滿

身都是傷痕，醫治了兩個月才痊癒。

誤墮懸崖　死過翻生
根據一九七九年《南華早報》報

道，官方公佈所知的偷渡死亡人數單在

一九七九年已經數以千計。偷渡熱點大鵬

灣更是其中一個死亡陷阱，每逢夏天都有

鯊魚出沒。不過，即使放棄經大鵬灣，並

不代表較安全。一九六二年，內地因大躍

進而陷入全國大饑荒，現已退休的謝智堅

就在那年偷渡來港，他從東莞出發，繞過

梧桐山山邊時，與死神擦身而過。他形

容當晚的情況：「山路難行，我們又沒有

手電筒，只好持著木棍探路，摸黑前進。

怎料一不小心，我在懸崖邊一腳踏空了，

掉下去之際，我慌忙一手捉緊崖邊的一棵

小樹才不至於掉下去。」即使事隔五十多

年，謝智堅憶起那個片段，仍猶有餘悸：

「當時真的出了一身冷汗，死過翻生！」

偷渡失敗 被槍指住
凌國富現為水電舖老闆，他出身農民

家庭，一九七九年，他還是個中學生，家

住在鄰近大鵬灣的小梅沙。雖然他從同鄉

口中得悉，哥哥在前一年游水偷渡時，被

船槳擊斃，但他仍決心偷渡來港。他說：

「當時小梅沙一帶有很多人已經逃難，加

上窮得甚麼都沒得吃，唯有選擇偷渡。」

不過，他與同鄉在大鵬灣游不過幾百

米，就被內地邊防軍發現。他形容：「忽

然一束光射過來，我們已經被人用槍指

著，逮捕上岸。」其後，他們被押至深圳

一所荒廢校舍改建成的收容所。

凌國富描述當時的情景：「每個班房

都扣留了來自不同地區的偷渡客，約五百

呎的空間就容納上百人，連坐下的位置也

沒有。我們每人獲分派一個漱口杯，排隊

去盛食物。三餐只有沒有洗過的鹹酸菜、

榨菜，鹹得不能入口。」

幸好，正因為偷渡客太多，解放軍無

暇理會，凌國富他們住在收客所一星期，

沒有被刁難，由家鄉老師交下十元贖款就

可以回鄉。

全港市民　伸出援手
首次游水偷渡失敗後，凌國富再接

再厲。這次全靠本地船民協助，才不至於

游水累死。他憶述：「那晚，我和同鄉在

大鵬灣連續游水四小時，忽然發現一艘漁

船。由於夜深水冷，我們快力氣不繼，於

是以『騎膊馬』方式偷偷上船。」

船長發現他們後，不單沒有驅趕或

責罵他們，更為他們送上熱茶與餅乾。雖

然船長不能送他們上岸，但為他們安排每

人一條牛仔褲，好讓他們之後有乾爽衣物

替換。凌國富回想：「為使牛仔褲不會弄

濕，船長更貼心地把牛仔褲用膠袋裹實，

就是這條牛仔褲令我們沒有冷病。」

退休水警駱德志，當年有份參與堵

截偷渡客，他抱著「放生等於放死，拘捕

偷渡者至少肯定他們能活下去」的信念執

法。作為水警輪主管的他於一九七二年至

八零年間，自掏腰包準備食物給偷渡客。

這其後更成為水警的傳統。他說：「每日

我都會先吩咐下屬準備米、即食麵、乾糧

等，上船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燒一大鍋

水。每當堵截到偷渡客，會先給他們毛氈

保暖，再送上食物。」

實施抵壘政策：若偷渡客成功抵達市

區（即界限街以南），並尋得親戚，

便可去到當時金鐘的登記處登記香港

身份證；若於邊境範圍被執法人員截

獲，將被遣返。

宣佈實行即捕即解政策：若當日之前

已經到港的偷渡客，可於三天寬限期

內，登記領取香港身分證。當日之後

如有發現，會立即遣返。

港英政府除增派軍警駐守邊防，堵截

偷渡客外，就沒有宣佈其他打擊偷渡

的政策。偷渡客只要找到香港親戚投

靠、有工作做，就可以申請居民證，

成為香港居民。

大躍進，人民公

社，實行大鑊飯

等，導致大饑荒，

全國幾千萬人死

亡。

文化大革命

實行改革開放

路線一：游過深圳后海灣

路線二：游過深圳大鵬灣

路線三：攀過梧桐山

偷渡熱門途徑

曾有被捕偷渡客於公開場合認得退休水

警駱德志，走來跟他道謝：「我是偷渡

來港的，幸好當時你救了我。」

李少林 前祟基應林堂宿生會成員：

「當時我曾對救濟行動感到矛盾，擔心

偷渡潮會衝擊香港經濟，但聽到中大經

濟系教授麥健增的呼籲，令我放心。」

五零年代，十八歲的林行止為與在港父母團聚

而偷渡。他與約十名素未謀面的同鄉坐在漁船

於汕頭出發，經澳門到香港。其間有人「暈船

浪」，在密不透風的船艙嘔吐，令整船瀰漫着

臭味。當船快駛向太平山時，竟與停機熄火、

誘捕偷渡客的水警輪相撞。負責駕船的人撲通

就跳進海裏潛逃，留下他們成了甕中鼈，被帶

上水警輪。雖然他們與水警無法溝通，但水警

竟然請他們吃菠蘿包，這人生第一個菠蘿包，

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
偷渡初嚐菠蘿包

崇基學生 自發協助偷渡客
六十年代初，陸路來港的偷渡客沿

著火車軌逃往市區時，都會經過鄰近馬料

水火車站(今大學站)的崇基學院(中大前

身)。當年應林堂宿生會成員李少林，就如

許多崇基學生一樣，眼見偷渡客的辛酸，

自發協助他們避開警察的追捕。

他發起的營救行動吸引了十多個應林

堂宿生響應。他回憶往事時說：「我們帶

同水、食物和衣服到梧桐山，每當遇上偷

渡客就趕緊給他們充飢及換上乾淨衣物。

就這樣，即使有警察截查，也會以為他們

是大學生。我們更會陪同偷渡客一起乘火

車出市區，協助他們聯絡親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三反五反運動

香港
六零至八零年代的 

入境政策

1974年11月

1980年

10月23日

1962年4月

內地
大事件

1959年

至1961年

1966年

至1976年

1979年

反右運動

1957年

1951年

1949年

陳學仁在新娘潭上岸時，竟遇上警察學

員。對方不單沒有拘捕他們，更送上食

物，替他們聯絡親人。最後，幸好同伴

的叔叔是消防員，就駕著消防車無驚無

險地載他們出市區。

《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在回憶錄提到，五十年代末，十歲的他每

天在廣州火車站幫旅客搬行李賺錢。某天，有一個港客打賞他一塊朱

古力。由於他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自始認定香港是天堂，

於是決心偷渡來港。

作家倪匡曾在公開場合提到他的偷渡經歷。一九五六年，當兵的他與

領導經常意見不合，及後因為違反軍令，趕在上司開批鬥大會前逃

亡。他從北方輾轉經過大連、青海、上海偷渡來港，一度要吃紅燒老

鼠肉、螞蟻蛋及煮熟棉花充飢。

黎智英偷渡全因一塊朱古力

倪匡逃難 老鼠肉照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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